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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

人物故事

梅光迪，1890 年出生于安徽省宣城
县西梅村（今属南陵县）的一个书香世
家。1911 年考入清华学堂，1913 年通过
留美考试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西北
大学，1915 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获
文学博士学位。梅光迪留美归国后曾任
南开大学英语系主任、东南大学英语系
主任，于1922年在中国高校首创西洋文
学系。

1936年梅光迪受竺可桢之邀任浙江
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
1939 年浙大文理系分设后，他成为浙大
文学院首任院长直至其1945年病逝。浙
大西迁办学时期，梅光迪在遵义工作生

活了六年之久。

一

1940年2月12日（正月初五）下午四
时许，梅光迪与同事黄尊生、费巩、田德
旺等，搭乘一辆商车（车上挤了三十多
人），风尘仆仆抵达遵义。因为租赁的房
子为新建，内部装修尚未完成，一时不能
入住，只好暂时住进了新亚宾馆，直至 3
月 16日，他才搬进南门城墙内石家堡李
氏宅院5号屋。

石家堡5号是一栋二层楼房，中间用
月亮门隔开，房东和租客各住一半。从
街上回家，需先走过一个通道，然后进入
李家花园。园子里三株百年树龄的山茶
花，红白相间，衬托在精致的花墙上往外
下垂，显出庭院深深几许的优雅。园子
中央辟有一个小水池，里面建了一个小
塔，养了些乌龟和金鱼。走过水池几步，
就是二层楼住房。房子每层三个房间，
有一个狭长的走廊。虽然没有电灯，也
没有抽水马桶，但因为地势高敞，房子朝
南，窗户又多，采光透气性均好，住着很
舒适。

梅光迪本想与黄尊生、费巩、田德旺
等同住，但黄尊生更愿意住宾馆，田德旺
被房东家的狗咬了，吓得不敢再来，只好
与费巩、李熙谋、王季梁、任美锷等合
住。梅光迪为文学院院长、李熙谋为工
学院院长、王季梁为师范学院院长，费巩
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任美锷是史地系和
文学院双聘教授，由于这里所住的院长
较多，因而被人们称为“院长宝地”。注
重养生的费巩教授，常常在花园旁的山
茶树下练习太极拳。

梅光迪和李熙谋住楼上靠南的两间

房，并将中间的一间作为共用的客厅和
餐厅。遵义的家具又多又好，价格便宜，
因此梅光迪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很讲
究：一张棕床、一张书桌、一个方桌、两把
弹簧椅，桌子和床都漆得通红，看起来很
气派。后来又陆续添置了竹制书架、布
躺椅、小桌椅、洗脸架等，衣食起居非常
方便。

1942年 5月初，梅夫人李今英，带着
家人从香港来到遵义，见到如此适宜的
环境，不禁大为赞叹：浙大的名气也太大
了吧，不然房东怎么会把如此好的房子
租出去。

自 1940年 3月 16日起，直至 1945年
12 月 3 日去贵阳看病后去世，期间除
1942年房子要再次刷土漆，搬至中营沟6
号杜松荃家暂住外，梅光迪一直住在石
家堡，他那西装革履的翩翩绅士风度，给
李家小房东李永颐留下久久难忘的印
象，夸赞说：“光迪伯是个美男子。”

二

梅光迪是享有盛誉的宣城梅氏后
裔，祖上既有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又有
文学家梅鼎祚，山水画家梅清、梅庚，以
及天文历算学家梅文鼎等。清代学者张
廷玉曾大赞：“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
之旧族首梅氏”。

1911年，梅光迪通过第三批庚子赔
款留美考试，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西
北大学、哈佛大学，主攻西洋文学。1919
年秋学成归国，先后就任南开大学英文
科主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西洋文学
系主任。1924年夏受聘哈佛大学，先后
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授汉文
及中国文学，是继戈鲲化、赵元任之后，

第三位在哈佛担任汉文教学的中国人。
1936年秋应竺可桢之请，回国担任国立
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
任。1939年秋起，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
系主任。

融通中西，是梅光迪矢志不渝的信
念，浙大则是他实践教育理想的试验
场。在他参与和主导下，学校规定，一年
级学生都要读一年古文，而文、师两院学
生还要再加一年历代文选课，其目的就
是要使学生能独立看懂历代文选。此
外，又要求各院学生都要读一年英文，而
文师两院学生要多读一年，理、工、医农
各院学生还必须加选德、日、意、俄等第
二外语，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
化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理工科学生用
书全部外文版，基本上与哈佛大学相
同。因此，浙大毕业的学生，不仅能看懂
中国古代文献，又能看懂外国文献，诚所
谓“通才”。

一天，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德斯来浙大访问，梅光迪陪他听课参
观。当他看到讲课的教授，用娴熟的外
语滔滔讲课且论据翔实、引述渊博，感
到大为惊讶和佩服，称浙大文学院的
教学质量，可与英国任何大学的文学
院媲美。

长期留学、工作海外的经历，使梅光
迪对外语教学尤为重视。一天，张君川
教授和他商量，想在教授莎翁戏剧时，学
习哈佛大学教学方法，采用演剧的方式，
因此拟成立一个外语演出剧团。梅光迪
欣然赞成。但训导部门以学生容易闹事
为由，不许组织。于是学生们想出另一
个办法，成立外文系戏剧讨论班，再以讨
论班的名义演出。

学生们恭请他为总顾问，他欣然同
意。在讨论班首次演出英语剧《蠢货》和
《寄生草》时，他亲临观剧，并提出很多中
肯的改进意见。

浙大这个戏剧讨论班，后来发展成
为浙大的演出团体。该团体配合当年学
生运动，承担演出任务，成为传播民主爱
国思想的一支有生力量。

三

为了支撑战争时的军事开支，国民
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梅光迪每月薪水600元，1940年3月
请酒席3桌，花费90元（含酒水20元），到
6月，每元可买 20个鸡蛋，每斗米卖 5.2
元。到1945年 3月，薪水加办公费、研究
费、米油等生活补贴，共计40860元，而此
时遵义物价，上等米每老斗要3600-3700
元，银耳上等 550元一两，理发每次 150
元，三个人一顿早餐 500元，石家堡屋后
李子卖到每斤300元（上年仅10余元）。

为了解决生计困难，许多家庭开始
变卖物品。梅光迪也按照夫人开列的单
子，卖去一张桌子、两个床头柜、四张藤
椅、四把木椅、四把小椅子。

1944年冬，梅光迪开始发病。1945
年4月，一度辗转重庆问诊就医。7月20
日，再回遵义。7月 31日，参加校阅新生
试卷。8月1日，终日卧病，呕吐六次。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遵义后，城中
心丁字口一带人山人海，高歌欢庆。闻
听此讯，梅光迪喜而不寐。

后来，他在老城一店铺买得一串爆
竹，费二千元，约五百响。这串爆竹，燃
放了他心中的喜悦，也宣泄了久久积压
在心底的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

梅光迪在遵义二三事
■■ 书书 同同

梅光迪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有一座红
军烈士墓，墓里埋着 26位红军烈士。

1935年 3月 27日，中革军委给红九
军团两次电令：

“九军团移狗坝（苟坝）西，马鬃岭为
其暂时活动枢纽并与二十八日分两部伪
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转移佯动，以掩
护主力通过封锁线，并集结在鸭溪、白腊
坎以南地域，准备与敌作战。”掩护红军
主力南渡乌江。要红九军团二十八日

“以主力向长干山，一部向枫香坝佯攻，
吸敌北向使其不能南下。”

4月初，中央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土
豪劣绅、民团、地方恶霸等反动势力开始
疯狂搜捕、杀害掉队红军。在花茂，有20
多名掉队红军被他们抓住，捆绑押到蒲
家洞（消坑）口，国民党反动势力叫凶手
砍杀红军，砍一个给一块银元。然后将

所有红军的遗体推下洞中，手段极其残
忍。

时隔20多天后，即1935年4月底，花
茂开明绅士、曾经当过枫香区区长的王
佐彬带着郑南轩、周国富经过蒲家洞时，
隐隐约约听到洞内有人呻吟，他们走近
洞口，听得更清楚了，是人的声音。于是
王佐彬大声向洞内喊话询问情况。

这时洞里传出微弱的声音：“我们是
红军，被敌人砍杀推下洞来的，请救救我
们。”王佐彬向洞里回话：“今天天快黑
了，没有带东西，你们忍一下，明天一早
带人来救你们。”

第二天天刚亮，王佐彬找了三个老
乡，带着绳子，背着背篓来到洞口。王佐
彬喊：“我们来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的
坐在背篓里，拉你们上来。”经过几次尝
试，背篓都是空的。于是他们商量由郑

南轩坐进背篓下洞去探个究竟。
郑南轩进洞后，发现洞里横七竖八

躺着一大堆尸体，有的已经腐烂，但有
三名红军活着，因伤势过于严重，饥寒
交迫，奄奄一息，无力爬进背篓，所以
每次拉上去都是空的。

于是，郑南轩扶红军坐进背篓里，
才一个一个拉了上去。救出洞后，背回
家中喂他们吃稀饭，其中一人因伤太重
而牺牲，另外两人活了下来。王佐彬将
他们安置在家精心治疗，终于得以康
复。两名幸存红军即是卫生员李先帅
（当时为保命，说个假名李先帅，真名帅
元顺）和杨连山。

原来，红军被砍杀推下消坑后，有好
几个当时还没有死，但因刀伤、饥饿、寒
冷，先后慢慢去世。李先帅等凭着顽强
意志，坚定信念，他们从死难战友的衣兜

搜寻遗存的干粮，口渴难忍就爬到岩壁
喝岩滴水，就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

后来，王佐彬将杨连山安排在花茂
集灵桥的亲房王佐彬和森家。王和森
家在煮酒卖，杨连山就给他家当帮工。
1952年，杨连山与金竹十八头一妇女成
亲，后带着妻儿回故乡福建省长汀县马
坪区四大队。

在平正乡（当时叫平安乡）保海村
跃进村民组成家。李先帅的儿子回忆
他的父亲时说：“父亲叫帅元顺，为逃难
躲避追杀，改名叫李先帅，留了一个帅
字。当时从消洞中救出的三个，活了两
个，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父亲 1961 年
去世，埋在枫香镇保海村跃进村民组四
合头堰湾。”

1968年 8月，花茂公社修建红军烈
士墓，将牺牲于花茂蒲家洞后红军烈士

遗骨安葬墓中。红军烈士墓坐北向南，
占地 608平方米，墓呈圆形，高 1.4米，直
径 4.8米，墓基直径 9米，墓前有 2步石
级，碑文记述红军墓修建始末。2015
年，枫香镇人民政府重立了石碑，碑文
介绍了红军烈士牺牲的经过。墓前有一
空旷平地，可供数百人列队悼念。每年
清明节，当地学校师生均在此举行扫墓
祭祀活动。

2024年，返乡创业的青年杨波捐款2
万元绿化了烈士墓周边环境。有关部门
拨款修建了水泥路道。

如今，樱桃红了，有人摘去敬献红军
烈士；苹果熟了，有人拿去摆在红军烈
士墓的拜台；新米成熟，第一碗饭，也献
给红军烈士，以纪念革命先烈们的丰功
伟绩。

忠魂不泯 守望如初
——花茂群众救红军的故事

■■ 周开德周开德

解放前夕，在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的领导下，遵义一批青年学生，通过“读书
会”等形式，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宣传党的
主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
曙光社和革命武装力量“川黔边区纵队”，
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与
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历史名
城遵义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纵队的建立

解放前夕，遵义的国民党政权垂死挣
扎，蓄意实施破坏计划。为粉碎敌人的阴
谋，确保遵义这座贵州重要城市的完整解
放，1949年10月，曙光社积极响应党组织

“遵义是贵州的重要城市，一定要想方设
法确保完整解放”的指示，果断作出决定，
把争取到的投诚人员组建成一支革命武
装力量，与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支队伍被
命名为“川黔边区纵队”（以下简称“边
纵”），潘名挥任政治委员，任魂（刘兆富）
任司令员，詹周（幸必泽）任副司令员，吴
光被任参谋长，喻圣训任副参谋长。纵队
下设“边纵城工部”，由王慎公任城工部负
责人。行动时，“边纵”队员统一佩戴“型
泽”标识。

“边纵”下设五个支队，一至四支队的
番号没有使用，只有绥阳使用了第五支队
番号。“川黔边区纵队第五支队”（以下简
称“边纵五支队”）由詹国屏任司令员、李
先淮任政治委员、晃元功（起义军官）任参
谋，袁本慎和陈淑珍（均为曙光社社员）为
医务员。

“边纵”的基本部队是起义的葛德威
连、张健夫连、冯正奇营、谌伯武警察大
队、熊灿昭中队及王琦营、张肇奎“联防大
队”和第 44军陈家骥营，以及曙光社绥阳
支部和团溪支部掌握的农村武装，总兵力
1600人左右。

主要革命活动

政治瓦解敌人。为防止敌人进行破
坏活动，“边纵”成立后，立即印发《告黔北
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川黔边区纵队
司令部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
可靠的关系，秘密散发给伪政府的党政军

和行业头面人物；对没有可靠关系的人员
以及边远地区，则采取邮寄的方式送达，
同时附上一封信：“×××先生：我们奉命通
知：你应负责保存所部一切资财档案，听
候接管，解放后论功行赏，量才录用。如
拒不执行命令，定当严惩不贷，切勿等闲
视之为要。”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川黔
边区纵队城工部”。敌人收到信后，胆战
心惊，不敢执行伪政府的“应变计划”，从
而达到破除谣言、安定人心、保护城市的
目的。

争取头面人物起义。经过“边纵”的
努力，除了第 44军军长陈春霖、专员卢杰
以及宪兵连长杜宁等人外，先后率队起义
的有：国民党贵州第二绥靖区司令吴剑
平，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275师参
谋长兼遵义留守处主任李益昌、军警宪联
合稽查处主任李厚德，“联防指挥部”指挥
长、帮会首领张肇奎，第 4军官总队副总
队长鲁若参。吴剑平及时提供重要军事
情报，为队员进出城提供方便。伪电台台
长每天报告收到的消息，使“边纵”随时掌
握敌人动态。陈铁借 100元大洋给“边
纵”，使活动经费有了保障。

保护物资、工厂及基础设施。在“边
纵”的周密指挥下，起义部队和民主进步
人士共同努力，成功守护了重要物资、工
厂及基础设施。英勇挫败了伪县长 3天
内把仓库烧光的阴谋，茅草铺仓库 30多
万斤粮食得以保存下来；巧妙化解了卢杰

“开仓散盐”的毒计，400吨食盐得以完整
保存；运用计谋使乌江大桥、清深桥、运亨
大桥免遭破坏，让陈春霖炸桥的命令未能
执行，确保了川黔公路和遵湄公路的通
畅。伪军政部第 7军械总库遵义分库内
存有大量重要军事装备，包括子弹 100万
发、各种炮弹 1万多发、手榴弹 45万枚以
及大量炸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在“边纵”
的积极争取下，成功说服监管的官兵接受
其指挥，使得这批装备得以完好保存。此
外，《民铎日报》社、大兴面粉厂、酒精厂、
福利电厂等重要设施也在各方努力下，完
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开展护城斗争。1949年 11月 20日，
敌军在遵义城内频繁调动，散兵游勇在街

上乱窜，为防止敌人破坏，幸必泽、刘兆
富、潘名挥带领“边纵”部队占领丁字路
口，设立临时指挥所，控制制高点，设置警
戒，带领武装人员在街市巡逻；命令电信
局确保电话畅通，与重点保护的工厂保持
电话联系；控制“联防指挥部”，改用“边
纵”口令，强化站岗守卫。通过一系列措
施，确保遵义城在解放前夕得到保护。

迎接解放。1949年 11月 19日，“边
纵”派白仲乾、王永琪、何国仁到乌江下游
孙家渡迎接解放军，他们向解放军二野第
3兵团第 10军第 28师政治部主任高世平
汇报了遵义的情况：敌人收集汽油，准备
烧毁遵义城，请解放军在敌人破坏前解放
遵义。20日，“边纵”派王慎公、梁仁德等
到礼仪坝迎接解放军。

11月 21日黎明时分，“边纵”迅速行
动，在遵义城内各处张贴安民布告，稳定
民心。随后，他们带领部队有序接管了
仓库、电台、工厂、银行等重要设施，确保
城市运转不受影响。同时，还积极组织
群众为解放军的到来做好迎接准备。上
午 9时许，遵义城内欢声雷动，群众满怀
期盼与喜悦，热烈欢迎解放军部队入
城。随着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遵
义，这座历史名城宣告完整解放，翻开了
崭新的篇章。

11月 22日，“边纵五支队”和平解放
了绥阳县尹珍乡（今旺草镇），并发布了安
民布告。11月 30日，“边纵五支队”成功
解放了绥阳县黄杨乡和宽阔乡。

遵义解放后，“边纵”顺利完成历史使
命，番号随之撤销。全体人员由组织统一
妥善安排，一部分成员光荣编入解放军序
列，继续投身于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另
一部分则转入地方工作，积极参与地方政
权建设与社会治理，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
献力量。

注：关于“川黔边区纵队”的名称，有
的文献称为“川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支部
队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游击”战争，
结合该部队司令部发布的布告和《告黔北
人民书》及多数文献均使用“川黔边区纵
队”名称，因此，本文也使用这一名称。

（据《贵州政协报》）

曙光社领导下的川黔边区纵队
■■ 冯光勇

↑告黔北人民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川
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布告


